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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这一天，大家都羡慕
地说小洁是最幸福的人，因为她
从早到晚都捧着不同的鲜花走在
大街上，很多人都以为是有许多
人给她送花。

可是，那些花都不属于小洁，
她只是花店的送花姑娘而已。

小洁喜欢花，当年她离开贫
穷的山村，告别了日日刨地的父
母，来到城里，在花店找到一份送
花的工作时，她确实感到很幸
福。虽然她至今仍只能在城中村
与人合租一套小两房暂时落脚，
一日三餐也吃着简单的饮食，但
当她捧着鲜花在大街深巷中穿
行，看着那一束束带着水珠的百
合、娇羞的郁金香、沉静的康乃
馨、深情的勿忘我和灿烂的满天
星，送到别人手中时，总能听到不
少赞美之辞，她就觉得开心。

今年情人节这天，花店生意
特别旺。“小洁，再辛苦一下，把这
束玫瑰送到远洋大厦去。”店主敏
姐一边包扎着花，一边吩咐着刚

送货回来的小洁。这已经是小洁
今天送的第二十四束花了，可她
一点也不觉得累，相反，她还有些
小兴奋，心里盘算着今天的收入
——这可能是她上班以来送花最
多的一天了，她的收入可是按送
花的数量来计算的。而且今天她
看到了太多幸福的画面。有一对
情侣让她把花送到某酒店大堂，
那里布置得非常浪漫，对方在收
到花束后便开始了一个温馨浪漫
的求婚仪式，小洁都看傻了眼。回
花店的路上，她脑海里还不断涌现
出那个女孩接过玫瑰花时无比欣
喜与激动的场景。她多希望自己
也能像那个女孩一样收获属于自
己的幸福……她突然想起那个男
孩紧紧拥抱着女孩、深情地亲吻女
孩时的样子，他与那个和自己合租
的大男孩倒是真有点像。

说实话，她当初去租房子的
时候，听说要与一个单身男孩合
租时，本来心里是打了退堂鼓
的。但那套小两房离花店近，租

金也便宜，她犹豫了很久才决定
去看一下。在看见那个合租的男
孩的一瞬间，她就像被雷电击中
了一样，立刻决定租下那里了。
她自己都骂自己太轻率，不该见
了人就像丢了魂似的。但住了一
个多月后，她又觉得自己这件事
做对了，那个男孩不仅帅，人也相
当绅士。两人虽然能碰上面的机
会并不多，但相处下来还是非常
愉快的。如今他们已成了朋友，
有时她下班后会主动打扫卫生，
帮对方洗洗晒晒，男孩有时带了
宵夜回来，也总是邀请下夜班后
的她一起共享。

她在阳台上种了许多花草，
男孩看见她每天侍弄那些花草时
的愉快样子，有一次忍不住问：

“你为什么喜欢种花？”她说：“这
样就可以生活在百花深处了啊。”
他又问：“那你最喜欢什么花？”她
脱口而出：“跳舞兰。”她总觉得自
己就是一株跳舞兰，在这个城市
的一个角落里独自快乐地跳着

舞。女孩说完这句话时，看见男
孩的眼睛就像夜晚的星星一样闪
着光，明亮又温暖。

霓虹灯闪烁起来时，小洁接
过了敏姐手中要送出去的最后一
束鲜花。她眼睛一亮，那是一束
开得热烈而优雅的跳舞兰。她顿
时想起了那个眼睛像星星一样闪
亮的男孩，“哎，要是他今天也能
送一束花给我，我该多幸福啊！”
她不由自主地想着，又马上否定
了自己的想法，他为什么要送花
给自己呢？他们又不是男女朋
友，何况今天的花这么贵，买花多
浪费钱啊……她胡思乱想着，一
个朦胧又清晰、既期待又害怕失
望的念头开始让她心神不宁。这
时就听敏姐叮嘱说：“这束花的地
址就在你家那栋楼，今天也晚了，
你送完这束花后直接下班吧，不
用回来啦。”

小洁捧着花往家走，或许是
因为疲累，一种失落感涌上心
头。她看着这束花，想着那几乎

是自己好几天的工资收入呢，不
由轻轻叹了口气。

快到楼下时，她仔细看了看
那个地址，不禁愕然了，6 号 403
房，不正是自己租住的那套房
吗？“哦，应该是哪位暗恋他的姑
娘送给他的花吧！”她心里一阵
痛，脚步开始有些沉重了。

她捧着这束花站在自家门
口，不知道该敲门还是该掏钥匙
开门。她想再一次核实地址，也
想偷偷看一眼花束里的卡片上写
了什么，然后，她读到了令她心跳
加速的一行字：“小洁，愿你永远
生活在百花深处，永远幸福！”原
来这束花是送给自己的啊！她又
欣喜，又激动，喜极而泣。

她又看了看下面的落款，只
有一个字：敏。她愣住了，这送花
的人，是花店的敏姐？还是同样
名字里有一个敏字的他？

这时，门突然打开了，小洁看
到男孩笑意盈盈地站在门口，他
身后，有烛光闪烁。

大华的母亲才59岁，记忆力
却越来越差。前天她上街买了菜，
回来时望着眼前这条她走了十几
年的大道，懵了，两边那一幢幢高
楼大厦，哪里才是自己的家？幸亏
路旁一位大姐看到她恍恍惚惚，便
热心地上前询问，最后把她安全送
回了家。

这已经是母亲第三次迷路了，
大华不敢大意，立即请假把母亲送
到医院。经医生诊断，母亲患了阿
尔茨海默病，目前没有特效药，症
状只会愈来愈严重。大华懊恼不
已，他从小丧父，是母亲含辛茹苦
把他养育长大，自己还没好好报答
母亲呢。他发誓，无论花多大的代
价也要治好母亲的病。

某日，大华从一位海归同学那
里得知，国外某医药公司新研制出
一种记忆芯片，只要植入大脑，便
能帮助失忆或是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恢复记忆。现在香港某医院就
在采用这种记忆芯片，给患者进行
治疗，反响不错。

虽说手术费用不菲，大华还是
迫不及待带着母亲的脑部CT诊断
报告来到这家医院问诊。

脑科专家陈教授说道：“人脑
的记忆储存空间是有限的，随着年
龄的增长，人的记忆越堆越多。有
些人用脑过度后，没有及时休息，
长此下去，大脑不负重荷，最终导
致记忆混乱。这时则需要优化大
脑记忆储存的空间，让萎缩的海马
体正常舒展，从而恢复大脑的正常
记忆功能。”

“陈教授，具体的手术方案如
何进行？大概的费用是多少钱？”
大华小声地问。

“目前，我们医院植入记忆芯
片有两种手术方案：第一种，先把
病人大脑的记忆全部拷贝在芯片
上，再剔除大脑中一些无意义的记
忆，进行碎片式处理，最后植入缺
失的记忆芯片，使之有序排列，与
原脑记忆兼容。不过实施这种手
术复杂，围手术期长，费用至少需
要准备人民币40万元。”陈教授盯
着大华，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第二种方案是直接格式化病人的
大脑，选一段最近的记忆植入。这
种手术费用只是前者的四分之一，
10万元左右就可以了。你母亲可
以考虑这种方案，好多高龄的患者
都采用这种方案……”

“陈教授，请问这两种方案都

有什么副作用？”大华揪着眉头，郑
重地问。

“当然，前一种手术方案对病
人大脑的伤害最小，80%的患者术
后都能恢复以前正常生活状态，过
着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后一种方案
风险大些，因为格式化后的大脑就
相当于一个全新的大脑。不过你
知道的，毕竟硬件太老了，有可能
重启失败，不可逆。”陈教授意味深
长地说。

“不可逆？陈教授，您能说得
更具体些吗？”大华瞪着双眼，紧
张地问。

“格式化就是把患者的所有
记忆清零，再植入最近的记忆芯
片，但50%的病人不能顺利读取
记忆芯片的信息，好比一个刚出
生的婴儿什么也不知道，都要重
新学……”

“啊，您是说这种手术后，病
人连说话、吃饭都不记得了，全部
都要重新学？天呀，那怎么行？
我母亲受了一辈子的苦，老了可
不能再受罪了。”大华悲从中来，
哽咽起来。

“很抱歉。”陈教授凝重地望着
大华。

“陈教授，麻烦您尽快安排好
我母亲的手术事宜，就选第一种方
案，我马上去筹钱。”大华毅然决然
地说。

一周后，大华卖掉房子，带着
母亲去了香港。

一个月后，大华带着母亲康复
回家。大家都发现，母亲像换了个
人似的，不仅耳聪目明，身体健康，
还娴熟地为儿孙做起饭菜。大华
很开心，虽然现在要租房住，但他
觉得值得。

这天，大华驱车带着母亲与女
儿回到老家乡下小住，他刚和妻子
做好饭，就见女儿兴奋地捧着一个
色彩斑斓的古匣子冲进了屋。她
大声喊着：“找到了，奶奶找到宝贝
了。”原来，刚才奶奶带着她一起在
院后那株歪脖子老树下挖掘了半
天，便捧出了这个漂亮又古老的宝
匣子。大华母亲跟着走了进来，她
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个
古匣子，里面有一枚玉簪浑身洁白
通透，泛着幽幽的绿光。祖孙四人
喜极而泣，大华知道，这是家里失
踪许多年的“传家宝”——出自乾
隆年间的玉钗，母亲竟然让它重见
天日了。

□镇娟记忆芯片□蔡华建百花深处

重要的事 □谢素军

郑枫是应水乡文化站站长，写得
一手好毛笔字，尤其擅长草书，作品多
次在全省乃至全国的书法大赛上获
奖，在当地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文化
名人。

最近根据上级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
设的部署要求，应水乡决定在机关院内
建一个廉政文化长廊，初步设想是邀请
一些省内的书法名家围绕廉政建设题一
些词，然后刻在大理石上，镶嵌在廉政文
化长廊两侧的墙壁上。经乡党委研究决
定，廉政文化长廊的设计和施工由乡文
化站牵头，郑枫主要负责征集书法名家
的作品。

接到任务后的当天晚上，郑枫思来
想去，辗转难眠：如果邀请省城那些书法
家亲临法院挥毫泼墨，往返接送、吃喝招
待、劳务费用肯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倒
不如他亲自去省城跑一趟，以拜访这些
书法界的老前辈为由，顺便索要一些墨
宝，顶多花点小钱带些土特产而已，能为
单位节省一大笔开支呢。

半个月后，郑枫利用他在省城书法
界的特殊关系，轻轻松松就把十几位书
法名家的廉政书法作品带了回来。紧

接着，郑枫又忙着去市场上选购大理石
料，然后找圈内的熟人，用电脑转碑刻
将其刻在大理石上。

三个月后，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应
水乡举行了隆重的廉政文化长廊竣工典
礼。县纪委主要领导在百忙中赶来庆
贺，众人徜徉在古色古香的文化长廊中，
异口同声称赞说，比公园里的唐诗宋词
碑林还高端大气有品位，直说得郑枫心
里像吃了糖一样舒坦。

这天，郑枫上班后和往常一样开始
打扫办公室卫生，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是乡纪委严书记让他抽空去办公室一
趟。郑枫放下拖把，来到了三楼严书记
的办公室。

严书记示意郑枫坐下，和他寒暄几
句后说道：“小郑啊，就你那敬业精神，就
你那个人素质，我不想让任何人说你半
句赖话。”郑枫一头雾水，不知道严书记
葫芦里卖的啥药，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严书记，最近我工作上是不是有啥纰
漏？”严书记哈哈一笑，猛吸了一口烟说：

“实不相瞒，前几天有人向我反映说，你
把建廉政文化长廊时征集的作品原稿送
给了咱县里一位领导，说得有鼻子有眼
的。我肯定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出于慎
重考虑，还是把你叫来证实一下。”郑枫
听罢此言心里堵得要命，想起这些天来
自己没日没夜、费心劳神的工作，只觉得
十分冤枉。他半天才缓过神来，情绪激

动地对严书记说：“我郑枫是啥人您比谁
都了解，既然有人往我头上扣屎盆子，我
也不想过多解释，让档案员小张把那些
作品原稿都拿过来你清点一下就明白
了。”严书记点了点头。

不多时，小张把那捆书法作品原稿
抱了过来，严书记打开一看，发现那些名
家的廉政文化书法作品，竟然都是写在
废旧报纸上的，那可一点不值钱。见严
书记满脸疑惑，郑枫说：“前些时，我去省
城拜访一位书法家，提出向他索要墨宝
时，老先生气愤地对我说，眼下个别领导
热衷于收藏名人字画，又不愿意自己掏
腰包购买，于是就以单位搞活动为名
义，花巨额公款请来书画界知名人士，
现场写字作画，等活动一结束，就把这
些作品据为己有，这是变着法子腐败
啊。我就是听了老先生这番话，心中才
有了这个想法，请这些名家们把廉政文
化书法作品写在废报纸上，回来电脑取
字刻版，如此一来，既满足了建廉政文
化长廊的工作需要，又打消了其他人的
非分之想，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不
错的避嫌之举。”

严书记认真听着，脸上渐渐露出了
笑容。送郑枫出门时，严书记拍拍他的
肩膀说：“你这小子长能耐了，这个避嫌
之举真的很好，值得提倡和推广啊！”

郑枫微微一笑，一身轻松地回到了
自己的办公室。

避嫌 □梁永刚

制图 小蕲

年味 □曹明法

鼓 声 文/刘小玲 图/贺全胜

大年三十，吃过团年饭，黄飞
鸿第四代传人武师，广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广东醒狮”
的传承人邓锦钊，便给徒弟们打电
话:“明天记住戒口啊！”

他的妻子红姐在旁边笑着说：
“别啰嗦啦，仲使你讲！”（广州话
“还用你说”）。

红姐也是一位“武林高手”，她
就是黄飞鸿第三代传人、岭南女鼓
王黄玉珍的嫡传弟子陈红武。习
武五十多年，她与丈夫钊哥共同打
造“广东醒狮·黄飞鸿狮艺”这个市
级非遗项目，又岂会忘记舞狮者在
出狮当天“不能吃牛肉”这个“戒
口”祖训？

“醒狮采青”是岭南文化的一
个重要习俗，店铺开业要“醒狮采
青”，祠堂庆典要“醒狮采青”，而春
节“醒狮采青”，更是千家万户的期
盼的大事了。

大年初一清晨，太阳刚一露
脸，鼓声就在岭南大地的千村万户
响起。伴随着鞭炮声，那铿锵的鼓
点——咚咚撑！咚咚撑！这时，大
街小巷，家家户户，在门口或是竖
起长竹竿，吊一棵生菜，上面系一
个红包，或是在一个木盆上放生菜
（代 表“ 生 财 ”）、芹菜（代 表“ 勤
奋”）、葱（代表“聪明”）、蒜（代表

“精打细算”），当然还有红包，等听
到鼓声响由远渐近，便燃放炮仗
（表示欢迎）。这时，舞着醒狮的队
伍就会踏着鼓点：咚撑——咚切，
咚撑——咚切，撑撑切……舞过
来。这是“采青”的鼓点声，醒狮们
踏着铿锵的鼓声，迈着矫健的狮步
慢慢向“青”探去，站在门口、街道
上的人群随着鼓声屏着呼吸，等待
着醒狮高高跃起采青的精彩瞬
间。人们在这鼓声中竟听出门路：

“唔靓——唔食，唔靓——唔食，靓
至食！”再看那醒狮“探青”的步法
身段，那种一步三摇，欲拒还迎的
萌态，也真的仿佛在挑选，在等待，
在蓄势。

这样理解鼓点真的好有趣。
过年采青，是采一个“好彩头”，一
般商户、大户人家都很重视，从东
方宾馆、炳胜酒家到各大商场，又
如政府菜篮子工程重点项目江南
果蔬市场等，十多年来，春节开市

“采青”都是邀请钊哥、红姐的“广
州海珠精英武术龙狮会”的狮队。
听说那么多年来，“精英武术龙狮
会”的狮队来贺岁，生意也一直畅
旺。海珠区过去一直是农耕宝地，
花田、菜地、果林，每条村在春节都

会有醒狮采青活动，在村口挂起几
十米长的大炮仗，等着锣鼓声响
起，炮仗声也齐鸣，可谓“锣鼓声
响，黄金万两”。所以，不仅是各家
商铺，企业机构，连一般的平民人
家都无限欢欣地迎接醒狮队伍，他
们相信，这虎虎生威的雄狮，这精
神飒爽的武术队伍，这活泼灵动的
大头佛，一切都预示着未来生活的
吉祥美好。

2024年春节大年初一，今年老
天爷真给力，阳光普照，广州的大
街小巷繁花似锦，早一夜的炮仗屑
已经铺就了红地毯。红姐，岭南女
鼓王黄玉珍的嫡传弟子，站稳子午
马步，运足丹田气，一声“起”！举
起那伴随她几十年的鼓槌，“咚，
咚”——甲辰年的第一声鼓声，唤
醒了千年花城。两只雄狮随着这
抑扬顿挫的鼓声，摇头，摆尾，迈
步……浩浩荡荡，鼓响锣喧，这是
一支披红挂彩的队伍，这是一支
精气神满溢的队伍，这是一支意
气风发的队伍。所到之处，鞭炮
齐鸣，人潮涌动。所有人都激情
澎湃，等待着雄狮那一跃而起，扑
向那目标，那代表生机，代表希望
的“青”，鼓声由有序的节奏转向
激越，转向昂扬，只见两只蓄满力
量的雄狮向上腾越，张开大口，准
确地把“青”含到口中。这时，人
群响起热烈的掌声，鞭炮声也随之
轰鸣。这是胜利的欢呼，这是对未
来的寄望，这也是所有舞狮人最振
奋的时刻。他们把胜利的欢乐留
在这地，这人家，然后随着红姐的
鼓声向前舞去。

南粤大地的春节，这鼓声从初

一到“新十五”（即元宵节），一直在
回响，红姐和钊哥，带着他们的狮
队，从海珠区的各个村落出发，足
迹遍布广州市，把欢乐的鼓声，把
雄狮的威武，把属于我们中华民族
的精气神，发扬光大。这鼓声，从
岁首到年终一直都会在人们心中
回响，激励我们在逆境中奋进，在
迷惘中找到方向，在“躺平”中跃
起，就像那勇猛不屈的雄狮那样，
无论高难度的“高青”“盆青”“凳
青”，甚至是险恶的“蛇青”，我们都
毫不畏惧，使命必达。
（作者为海珠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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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海珠区龙潭村举办“天
后诞”民俗活动，醒狮在牌坊前起舞

退休十年后，老刘不顾儿子和
老伴儿的反对，硬是在故乡翻修了
父母留下的老房子，安了太阳能设
备，装了暖气，执意要回故乡过年。
他的理由是要寻找儿时的年味，老
伴儿只好随他。

赶大集、贴春联、放烟花，找儿
时的伙伴儿聊天，年前的一切都称
心如意，儿时的年味似乎也找到
了。老刘开心至极，对着老伴儿不
停地唠叨，说：“信我没错吧，乡下过
年就是比城里有年味。”老伴儿虽说
也出自农村，但几十年不回农村过
年了，如今这一切，倒也让她觉得稀
罕、开心。农村的年，虽然跟几十年
前有些不一样了，但毕竟比城里过
得热闹。

只是这开心，到大年初二便变
了味。

大年初二上午，老刘的侄子、侄
女、外甥、外甥女，带着他们的隔辈
人来了，还有老伴儿那边的几个亲
戚，也带着孩子来拜年。老刘给每
个孩子发了一张红色伟人像，一千
多元就一下没了。老刘和老伴儿，

都是企业退休职工，退休金不多。
他俩一辈子节俭，舍不得多花一分
钱。一下子飞走那么多钱，他俩心
疼不已。更让他俩闹心的是，一大
群人来了，要招待呀，虽说有侄子、
侄女帮忙，可他和老伴儿也不能闲
坐着啊，鸡、鱼、排骨、炖猪肉，样样
都要准备着，但这些菜最后还是剩
了好多，放着吧，吃不了，扔了吧，又
心疼。这些年在城里过年，哪有这
许多的应酬，家家户户都是关着门
各过各的，他们都清静惯了。

一群人刚走，老伴儿就一屁股
坐在沙发上，再也不想动了。突然，
她觉得心脏不舒服，直喊老刘：“快，
拿药！”老刘赶紧拿来速效救心丸，
过了一阵子，老伴儿才舒服一点
儿。突然，电话响了，老刘的一个亲
戚打来的，说初三带几个老兄弟来
看他们。这时老伴也接了个电话，
对方说：初六带孩子来拜年。

挂了电话，老俩口你看看我，我
看看你，竟害怕起来，这接下来几天
看来还得招待好多人哩，这该怎么过
呀！两人瘫坐在沙发上，饭也不想做

了。老伴儿埋怨他：“这回，你找到儿
时的年味儿了吧？”老刘长叹一声：

“感觉不一样啊，儿时哪有这样的铺
张浪费，也没有那么多人情往来啊。
真该听你的，不回来过年。”

他俩商量了好一阵子，最后
作出一个决定：初三上午就回
城。说干就干，他俩给各自的亲
戚打去电话：因有急事，明天返
京，别来拜年了。

第二天早饭后，他俩带着行李，
向车站走去。刚到村口，几个老兄
弟就提着一堆农村的土特产追了过
来，说一定要来送个行。侄儿、外甥
也赶到村口来送他们了：“难得你们
能回村里过年，本来打算过两天再
请二老上我们家里坐坐的，听说您
有急事要走，那就不留啦。这个红
包是我们后辈的一点心意，拿好！”

老刘和老伴愣住了。
侄儿们帮他们把行李都搬上了

车，这才挥手道别。车子缓缓开动
时，老伴突然对老刘说：“说实话，还
是老家有年味。要不，明年带上儿
子回来过年？让他们也感受感受。”

这顿饭的气氛有些尴尬，但都是自
家人，自家人本应该和和气气。母亲
说，要借着这顿晚饭的工夫，宣布一件
重要的事。

母亲都六十岁的人了，能有什么重要
事儿？众人眼光刷地照在尤老大身上。
尤老大也老大不小了，这么多年，就他一
事无成，姐姐弟弟都说他一直“赖在家里
啃老”。

尤老大这会几乎要把头埋到桌子
底下了，他知道母亲要说啥事。尤老
大并不是老大，他有两个姐姐，还有一
个弟弟。姐姐们嫁得不错，弟弟做生
意也做得风生水起。他们最瞧不起的
就是尤老大，时常警告他，别想守着母
亲继承家产，到了时候，这家产还是得
四姐弟平分。

母亲把几个叔婶都请了过来，一大桌
坐了十三个人。大家都在想，是不是要
宣布分遗产的事？这应该是请他们来
做公证人。

人多，桌子边难免有点挤，大家
尽量往跟前凑，生怕听漏了一句细
节，咀嚼食物也格外地斯文，听不见
一点声音。

当母亲再次拿起筷子准备夹菜时，大
姐开了口：“妈，有什么事就快说吧，待会
儿我还有个朋友聚会呢！”

母亲放下筷子，看了看尤老大：“还是

你来说吧。”
尤老大压根没敢抬头，良久才挤出一

句话：“我们……把娘嫁了吧。”
“什么叫我们？我们才不会做这种不

孝的勾当！”“娘都已经六十岁的人了，还
要嫁人？”“娘同意了吗？一定是老大在想
什么馊主意……”所有的矛头顿时都指向
了尤老大。姐弟仨气得把碗筷一摔，破口
大骂：“好你个尤老大，想把母亲嫁出去，
然后房子家产都留给你？”

母亲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叔婶们
一脸惊讶地表了态，大伯说：“我说句公道
话，你尤老大要真把老母亲给嫁了，这辈
子你都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母亲听了，摆了摆手，也不知是说不
嫁了，还是说不会有人戳尤老大的脊梁
骨，她的眼泪倒是已刷刷地流了下来。

俩姐姐得理不饶人：“都怪老大。要
不就是那个叶老头的馊主意？妈，您自己
说，愿不愿意嫁给那个叶老头。”她们是知
道母亲有个青梅竹马的老相好的，当年要
不是她们外祖母作主让母亲嫁了她们现
在的父亲，母亲应该就会嫁给那个姓叶的
了。那叶老头喜欢母亲，从十六七岁开
始，到现在都六七十岁，一直没有结婚。

“我愿意。”
“啊？！”众人都没想到母亲会这样回答。
大姐急了：“不行啊！您愿意，我们

也不愿意。您要是这样嫁了，让我们做
儿女的颜面往哪搁，一大把年纪了，还
找什么男人？”

这话有些难听了。尤老大猛然抬头，
说：“为什么不行？父亲已离开多年，他也
希望母亲以后能有个安稳的生活。何况

叶大叔对母亲是真心的好，他肯定会照顾
好母亲的。”他接着说，“我知道自己没出
息，照顾不好母亲。两位姐姐和弟弟要是
愿意，要不把母亲接到你们家里去照顾些
日子？让她也享享福？或者大家轮流照
看也行。”

姐夫们的脸立马黑了：“嫁出去的
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人家都说养儿
防老，你们这养个儿子没点屁用，娘
都不养了。”

小儿子忙辩说：“我生意上的事太
忙，照顾不过来啊。这日子过得好好
的，老大你非要惹什么是非。这黑锅我
可坚决不背。”

叔婶们这回看明白了，干脆埋头吃
饭，不再谈分家产或嫁与不嫁的事。这姐
弟几个看样子都不是省油的灯，反正尤家
大娘嫁不嫁也不关自己的事，多一嘴还不
如多吃口菜。

终于，这顿晚饭不欢而散。
母亲站在门口，接受了孩子们一个个

的拥抱告别。大家离开的时候，还在骂尤
老大：逆子，不孝，叛徒。

尤老大一脸失望。但自从那天母亲
跟他提了叶大叔想要照顾她的事后，他就
都想好了，就算被所有人戳脊梁骨，他也
要支持母亲。他牵着母亲的手说：“娘，您
没改变主意吧？还是愿意和叶大叔一起
过的对吧？您放心，就算你再嫁了，我也
还是您的儿子，还是会孝顺您的。姐姐们
和弟弟那边，或许再过几天等他们想通
了，就会同意的。”

母亲看着尤老大，又流下了眼泪，但
她却笑了。


